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弄　潮　者
——记咸阳五金 交 化 公司 经理刘 希哲

魏军

去年八月 初，一份
罗列 了 三十六个问 题的
告状信送到了咸阳 市领
导人的 手 里，并 投 寄
到《陕西 日 报 》社 。

状告何人 ？
告的 是市五金交化

公司经理刘希哲。“被
告”刘 希哲接受报社记
者调查 时，全身 的 血腾
腾地往上 涌，本来就有
病的双 目 更 暗 淡 无 光
了。告状信揭 出 的主要
问题 是 “以 权 谋 私”
和“贪 污受贿”。

刘希 哲彻夜地辗转
反侧 ，往事 象 电 影一样
从他的 脑子里 闪 过 ，

有天中 午，他刚 下
班进家门，悄 没声息地
跟进一个人，自 我介绍
是秦都区一个乡 建筑队
负责人，刘 希 哲 点 点
头，他知道五金交 化公
司一幢400平方米 仓 库
的基建任务是这个队承
包的。来人话毕
起身 告 辞 时，刘
希哲突 然 发 现茶
几上 撂下一个茶
叶盒，里 面 塞满
了成 卷拾元一张
的人 民 币 。

他急忙把 包 工头 叫
回来，让他把钱 拿 走 。
那个工 头脸 红 着 拿 起
“ 茶 叶盒”走 了。刘 希哲
第二天就在公司 大会上
讲了 这 件事，要求 大家
都要保 持清廉，维护 公
司的 声誉 。

还有外地常来的 电
器推销 员，为了 推销产
品，私 下提 出 给 刘 希
哲“回 扣”，都被 他拒
绝了 。

在“家 电热”的今
天，五金交 化公 司经营
的几乎 都 是市场的 紧俏
货，尤其 是彩 电 。小 舅 子
心想 姐 夫 当 经理，买一
台彩 电 易如 囊 中 取物 ，
没料让 当 经理的 姐夫批
评了 一 顿，只好到别的
地方 掏半高 价 买 了 一
台。爱人 说 刘 希 哲 ：

“ 没 见 过 你 这号 当 经理
的，六亲 也不 认了！”

刘希 哲 没 有 退 下
去！他 潇 洒地 登上了厂
长谈 改 革 演讲 比 赛 会的
讲坛，操 着 地道的长安
口音，雄辩 滔 滔 地 作

着“坚持生产力 标准 ，
深化改革”的 演讲，他
表现出 的 机智、幽默和

雄心，使在坐评委们发
出由 衷的 赞叹和笑声 ，
也为企 业家们所倾倒 。
当他回 到坐位上来 时，
有人拍拍 他的 肩，递过

一张纸条 ，展
开一看，是一
首诗：“十载
阔别少 相 见 ，
风度翩翩 胜当
年，雄辩 幽默
警四 座，轻舟

穿过 万 重 山 ”，下
面签着一位老同 事的 名
字，他周 身 顿时一热 ，
思绪 飞回 三年以 前 ：

那是1985年，咸 阳
由地改市后，刘 希哲和
他的同 事 们 深 感 三 级
站不能适 应 改 革 的 形
势，“如能把五金交 化
公司升格为 二 级站，那
就大有用 武之地了！”

刘希哲找到省商业
厅，商业厅 口 头表示同
意，但让他 们 自 己 联
系。

于是，刘 希哲和原
商业局王一副 局长一行
六人，拿着 省 厅 的 便
函，外带西凤、黄花 、
木耳之类的 “土特产”
上北京通 过曲里 拐弯的
关系求助商业部的一位
老部长 姜 习 。

首都北京，车水马
龙。在木樨地一幢高层
建筑，他们 见 到 了 姜
习。

“老部长 ，我们 要
把咸 阳的三级站改为 二
级站，请 您疏通一 渠
道……”他们 从咸阳所

处的地理位 置，讲到建
二级站的 重要性，从公
司面临的 艰难处境，讲

到自 己的长远打算。“精
诚所 至，金 石 为 开”
老部长答应尽力 帮助 。

他们 兴奋得不知所
措，忙将土 特 产 拿 出
来。可是 ，老部长说什
么也不收，他不是不 好
意思，县不 忍心，大西
北穷 ，西北人发 展经济
不容易呀 ！

刘希哲等人 带 着老
部长的 亲笔信奔走京 、
津、沪 、穗 ，几 经 周
旋，终 于 以 大西 北 人的
憨厚 、纯朴 、守信赢得了
各大 站、司 和名 优厂 家
的信任。

三

1 986年春 ，刘 希 哲
调任市五交 化 公 司 经
理，他没到公司机关 ，
却先到公司下属 的 五金
交化贸易 中 心 。当 时 ，这
里库 存一辆货 车、电工
材料 、收录 机等大 宗积
压品 ，占压 资金 70多万
元。资金无法 周 转，连
职工工 资也难 以 发 出 。

他把推销 任 务分配
到每一个人，完成任务
与工 资奖金挂钩，刘希
哲本人，也托熟人 ，找
销路，四 处奔波。这一
招还真灵 ，到 当 年十月
底，库里 积压商品基本
处理完毕，不 仅还清了
银行贷款，而且积累了
一大笔 周 转金 ，从而使
这个 贸 易 中 心 起 死 回
生。

去年春节，刘 希哲
回老 家长安县，偶尔发
现在姑娘结 婚 的 嫁 妆

中，最 引人注 目 的是一
台贴着 大红 “圈”字的
黑白 电视机，围 观者无
不流 露出 羡慕 之情 。

职业的 本能，使 他
马上 意识到，黑 白 电视
机在城市销 路不好，但
在农村却有一个广 阔 的
市场。

“ 一项决策 ”在 他的
头脑 中 酝酿 着。春节 刚
过他就奔赴大连市洽谈
购进一批 “星海”黑 白
电视机的 生意 。

原来，大连五金交
化公司彩 电脱销，却有
二千 台 黑 白 电视机积压
着，正发 愁 推 销 不 出
去。而刘 希哲 呢，偏提
出要购一批 黑 白 电 视

机，满足农村市场。两
厢情愿 。

于是 ，一笔 以 8：
1 的 搭配比例（8台 黑
白带一 台 彩 电 ）订 购
2300台 17时黑 白 电视机
的生 意出 奇地在三分钟
内拍板定 案。

吃了 豹子胆的刘希
哲，一 口 吞下了 这冷 落
许久 的 “拼 盘”。结
果，你猜如何 ？在咸 阳
市的 展销 会上 ，黑 白 电
视机竟一抢而空，该公
司一 次 赚 利 近 十 万
元。

大浪淘沙，拼搏不
息。刘 希哲在改革的洪
流中 冲 出一个又一个漩
涡，留 下的 “弄潮儿”
身姿 。

刘希 哲 （左 ）与 副 经理 张 明 在 研 究 工
作。　（渭 阳 摄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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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科
里四人。老
K为科长 ，
我、阿 丑、
老D。四 人
烟瘾 皆 大 ，
每日 八小时
吸烟 十 盒 以
上。吸艺也
相当 精 湛高
巧，嘴角 叼

根“白 粉 笔杆”儿，喝
茶、闲 谝 竟没有 丝毫 影
响。

刚来科 里时我不会
吸烟 ，阔 大的 嘴 唇上 只
有几根黄茸茸的 汗毛。
阿丑睁着一双混沌沌的
眼睛 ，象欣赏 一件出 土
的古懂：“真不会？”

他不相信 ，
要看我右手
指头 黄 不
黄，并从嘴
里吐出 一条
青色的锥状
烟雾，向 我
面颊袭来。
老K说 ：

“别那样！”
他从金丝 猴 里捏 出一
支，娴熟地 在 桌 上 弹
弹：“吸 吸 试 试 ！”
试就 试，怕 谁？我 接
烟划 火 ，心里憋着劲 ，
极想吸出 高水平来，谁
知似吸进 满 口 辣面，顿
时泪从 眶 涌 ，咳 嗽 声
起。老 D说：“初 吸 勿

咽，吸过几 根 ，
再咽。再把烟 从
鼻孔 里 出 来。”
说完 只 见 他微
微仰面，鼻 孔 里
“ 呼”地窜出 两 股
蓝烟 ，似喷气飞
机后边拖着的长
尾巴，我顿觉羞
愧满面。

科里四 张写
字台，两 两挨背
而放。我与 老K
坐对面，老D与
阿丑抬头 见。上
班后先各 自 吸上
几支，忽 见老D
抬头，吐出一条
螺纹状烟 圈，轻
盈盈地向阿丑头
上套去。阿丑不
甘示弱，紧忙迎
战，“呼 一 呼

——”地射出一
发发 “烟弹”将圈
儿打 散。我看得
发楞，脸上 亦露
出钦佩之色。于
是老K便 约 我 ，
我俩一攻一守 ，
一守一攻，不 几
天，竟 也老 练得
同他们一般。

又上 班，老
K 拿 出 一 包 “大
雁塔”，一 包

“羊群”烟 ，问
我们 抽哪个。阿
丑抢 着 说：“红
盒！”又 问 老
D），老D说 和 阿
丑一 样 。再 问
我。最 觉得老 K
今日 蔫 蔫怪怪 ，
灵感 忽 地 涌 来，“我 抽
羊群”。“真 的？”“真
的！”于 是老K发 烟。红
盒里 出 来 的 却 是 “羊
群”，羊 群盒 里出 来 的
却是 “雁塔”，我 大声
叫好 ，得意 至极。阿丑
却骂：“妈的！”老 D
竟向 老K扑 去……一盒
雁塔快 要吸完。忽听有
人推门，“人 呢？”来
人问。我们 四人奇怪 ，
不约而同站 起来，精壮
壮四 条 汉 子，顶 天 立
地，难道你 没长 眼？进
来的 是厂办 公 室 女 秘
书，拿 着一份文 件。老
K急忙开灯，四 十瓦 日

光灯竟 象浓 雾里的 火 亮
儿，没有 了 多少 光芒，
能见 度 极低。秘书放下
文件，做 鼠窜。

又一 日 上 班，我吐
烟圈 没了 对手，看着 阿
丑老D短兵相接。烟 圈
烟柱套来 戳去。如 龙飞
凤舞 ，似哪 吒 闹 海，心
里痒痒难。于 是 自 己
吐圈，自 己 造 “柱”。蓦
然电 话铃响 ，我握起听
筒，才知 是 老 K住 院
了。我 不再多 言 ，与 阿
丑、老 D骑 车直奔医院 。

老K躺在 病床，闭
眼、脸无人色。阿 丑 把
嘴轻 轻贴着老K耳朵 ，

“ 科 长 ，醒醒，这 里有
雁塔，抽 根 吧！”老K全
身一 颤，眼 费力 睁开，

“ 别 再 吸 烟 ……啊
……”三人泪如雨下。

不久，老K死了 ，
患的 肺癌。

我、阿 丑、老D悲
痛万分。发 誓 不 再 吸
烟。不 久，生产科也搞
起优化组合来，我们三
个被 编 了 外。（ 插 图 积令 ）

书法　王 小舟

春到颐和 园　张 惠 全

搭鹊桥者
宋益 冬

设备发 电厂工 程师
方岗 ，英俊 潇洒，年近
二十八，尚 未婚配 。

一天，方 岗瞅见办
公桌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 封 信，几 经 端
详，字体 好熟，一时又猜不出 谁的 字迹。

信中 写 到 ：为你介绍 一 友，恕 我 冒
昧：她 叫 龙芸……

方岗 看完信后，忐忑 不 安。不 管 真
假，决意前去赴约 。

两人 没有示意，便不 约而同 地走到一
棵松树下。经过短谈 ，一见 钟情 。

婚礼那天，亲朋 好友都来贺喜，席 间
大家有说有笑。只见一女 子少吃 不语，方 岗 细细察看，是 田
芳。原来，是方 岗 两年前的恋友。因赔嫁意见不一，就此轻
易解除了 婚 约。

散席 之后，小两 口 谈起了 田 芳的事。龙芸说：“你不认
识她？搭桥的信就是她写的。”


